考古人老范：

执一把手铲解读史前平潭 
■欣 桐 李序拓/文 林映树/摄
老范说他与平潭有缘，是与平潭壳丘头新石器遗址探秘结的缘。这处距今6000多年的史前遗址，是福建沿海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今年57岁的福建省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范雪春，脸庞黝黑，身材敦实，总是背着一个巨大的地质背包，手执一把考古小手铲，用时下流行语说，已是专业考古三十年的“活化石”。

老范，这个醉心于史前调查研究的考古人，这次带了团队来平潭，一待就是一年。这一年，老范的团队在平潭展开了全岛田野考古勘探调查，发现了许多“宝藏”——14处以上的先秦遗址。其中，旧石器时代遗址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3处，新石器-青铜时代遗址2处，青铜时代遗址6处。他说，基本上摸清了平潭主岛史前遗址的分布范围、规律和埋藏情况，取得了重大收获，填补了平潭没有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空白。

老范说，考古就像连接古今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伸手就能触碰过去，触摸历史。对他而言，此次领衔平潭史前考古调查任务，一方面，是受平潭综合实验区之邀来考察平潭壳丘头文化遗址公园建设的定位问题；另一方面，来这里寻找史前文化遗存，探索史前先民殖民太平洋的动因和证据，即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这是他这些年一直在研究的国际性课题，平潭是他关注的一个区域，他认为这里很可能会找到第一批去征服太平洋岛屿的古代先民遗存。

平潭龟山遗址 发现距今三千年的“餐具”

2016年12月20日，深冬的平潭岛暖阳高照，福建博物院的考古车驶入平原镇，老范在车上对来自大洋彼岸的考古学家罗莱说，马上就到平原上攀村的龟山遗址了。

早在12年前，老范与罗莱就在平潭“并肩作战”过。2004年，他主持的中美联合考古队由福建博物院、美国夏威夷毕士博博物馆和夏威夷大学人类学学系联合组成。罗莱作为夏威夷大学人类学学系的教授，他在平潭参与了壳丘头遗址为期一个月的取样挖掘和玄武岩调查。

在龟山遗址试掘现场，罗莱与老范蹲下来，仔细察看。老范拿起一块陶片递给罗莱，并告诉他，目前从这个晚于壳丘头遗址3000年的龟山遗址，可以看出有3个文化堆积层，最上部这层文化层堆积是该遗址的主要文化期，陶片成片成层堆积，遗物非常丰富，器类很多，质地优劣参半。老范说，主要的陶片有灰色、灰黄色、灰黑色、灰白色、灰褐色、红黄色等色彩；纹饰则有素面的、绳纹的、方格纹的、回纹的等。

此次龟山遗址还有一个重大发现，生活器具可辨器形有釜、罐、杯、甗等。初步判断该遗址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遗址。

老范激动地说，龟山遗址的发现，证明平潭有大型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其面积可达数万平方米，而且从目前调查情况看，平潭北部从平原镇的西营至白青乡剑福村公路两侧都有古遗址，南北长达6公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古代聚落群遗址。龟山遗址下层很可能年代更早，这种有多期文化的古遗址太难得了，它让构建平潭史前文化发展的谱系框架成为可能，为探索史前聚落形态、聚落群之间的地理分布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证据，为壳丘头文化遗址公园的建设定位找到了科学依据，大大丰富了遗址公园的文化内涵，古人类生活场景的还原将更丰富多彩。

老范与罗莱围着这个长、宽约4米的方坑，反复研究着地表上的陶片与石器。老范兴奋地说，此次龟山遗址的文物更加讲究美观，器物的外观都有漂亮的花纹，说明先人已经掌握了比较高明的烧制技术。“有一件钵形釜器皿，材质为夹砂灰黄陶，下腹局部有灼烧痕迹，造型为敞口，表面装饰为交叉绳纹，这样好看的器皿，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真是‘高大上’啊！”老范说，在龟山遗址文物里，还有一个完整的陶杯，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懂得用轮制的方法来制作陶器，这也是先民的智慧。通过出土的各类文物可以发现，龟山遗址的文物比壳丘头遗址的文物装饰更多样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人类聚落有了大规模的发展，而这里距离壳丘头遗址不过1公里，说明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这一带一直是古人类居住的家园。

谈及此次考古新发现，美国考古学家罗莱说，就龟山遗址的现场来看，试掘土层的下层为贝壳等遗物，土层为贝丘层，陶片烧制粗松易脆，与壳丘头遗址相同，但龟山遗址出土的陶片质地坚硬，表面光滑，工艺也更好。如同老范所言，此次发掘发现了很多不同时代的遗址，这为未来平潭建壳丘头遗址公园提供了多样的实物与遗址群落，同时也为研究海岛新石器时代遗址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各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探掘，平潭很可能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南岛语族向海外迁徙的第一块踏板。”罗莱如是说。

手执考古手铲 填补史前考古空白

说到考古，似乎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揭开那层面纱的背后，是不为人所知的苦与累。

今年8月，老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南考古研究基地高级技师李水常，前往北厝村进行田野调查。李水常是此次考古团队中最得力的骨干，也是一个有着几十年考古经验的“大咖”。

他们在去北厝村祠堂后的路上，要穿过密林与荆棘，一边走一边探路，而炙热的阳光仿佛要把人烤化，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天空那么蓝，风景也不错，大家却没有时间欣赏，只想在这个山上找到新的遗址群。

平潭正在大开发大建设，抢救性的发掘刻不容缓，所以他们在全岛开展了地毯式调查。就这样来来回回走了近半个月后，老范的团队终于在山顶发现了一处贝丘遗址，有贝壳、陶片、石片、砺石、石砧等，这些石头遗物原料为灰色英安岩。英安岩也属火山岩，是玄武岩的一种。

为什么说通过这些出土陶器、石器，就能断定它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呢？

老范说，陶片在断代上优于石器，因为陶器易打破损坏，所以更新频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器形被制作出来，我们通过这些器形的变化轨迹，就能判断其早晚变化的关系，从而很容易判定它的年代，而石器在很长时间里的变化不大，使用时间又很长，断代上价值不如陶器，但可以看出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北厝村祠堂后遗址出土的陶片，上面有刻划纹、戳点纹、压印纹、组合纹饰等。“这些陶器的纹路与此前福建发现的最早的6500年前的壳丘头遗址相似，经碳14测定，遗址距今约7000年，它还略早于壳丘头遗址，这就将平潭新石器时代又往前推了近500年。”

因此，可以认为这又是一个重要发现，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年左右，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原住民开始向海外迁徙，这是南岛语族向海洋扩散的关键时间点。

19世纪20年代，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就开始了探索南岛语族的来源，经过考古界的缓慢考察，认为在中国沿海以及福建、广东粤东地区，为南岛语族起航的起点。

平潭壳丘头文化遗址，考古定性其为福州先民历史肇始的地方，是闽台文化之源，是目前福建省沿海地区发现最早的一处遗址，也是台湾海峡西岸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对于研究福建史前文化、闽台关系、南岛语族起源等问题都有重大意义。“壳丘头遗址记载了史前福建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依海为生、逐海迁徙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反映了另一部分迁徙到台湾或太平洋其他地区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如果要编制壳丘头遗址公园规划，一定把这个考虑进去。”老范说。

从地下到地上 穿越两个“世界”

近三十年来，老范在现实与远古两个世界之间交替穿越，尝试解开远古时代的层层密码，也希望从历史的遗存中解读其中的诸多含义。他和福建省博物院的同事们，走遍了福建各个地界，探索这片沿海地域的前世今生。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羊泽林是老范的同事，在平潭挂职一年了，这次平潭全岛的史前考古田野调查，与他前期详细的书面考古报告分不开。羊泽林如是评价老范：他所主持的10多项考古发现填补了福建史前考古领域的空白，他还积极探索国际学术界的热点课题，主持、参与完成36项福建考古发掘项目，被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4处，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1处。特别是2009-2011年发现并发掘的漳平奇和洞遗址，填补了福建乃至中国东南区域史前文化的空白，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老范想把这一次平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系列考古，作为自己退休前的“收官之作”。

在存放考古遗物的仓库里，我们见到了此次的考古成果。

老范开玩笑地说：“很多人总把考古等同于‘挖宝’，实际上，我们拿着一把手铲、小锄头，挖啊，刨啊，为的就是有新发现。虽然挖掘出土的大部分是不起眼的破陶片，而非绝世珍宝。然而，这些‘古代垃圾’在我们考古人的眼里，就是‘宝贝’。考古工作者的职责就是从最普通的迹象和物品里抽丝剥茧，还原我们祖先的历史和文化。”

这些考古遗物年龄都在3000年以上，确实称得上“宝贝”。

做考古，除了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对文物的热爱、责任心，这是考古人必备的。老范说，考古人有一个雅称“中国最基层的知识分子”。是的，从地下到地上，漫长艰苦的野外工作，与文学、影视作品里描写的惊险刺激好玩沾不上边，更多的是长年累月在野外风吹日晒，重复着跋山涉水、挖土、刮面、画线的动作。

范雪春进大学时选择的是历史系，却没想到入学不久就被分到考古专业，误打误撞学了考古，竟成了他终身的职业。不仅野外勘察时极耗体能，室内的整理更是枯燥乏味，但这是考古人每天结束野外的活计后必做的工作：对出土文物进行修复，每一件文物的清洗、描述、建档、撰写文字说明、绘图和照片拍摄，细致而繁琐，最终汇成成果。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赵辉先生曾说：“考古，是一种生活方式。”“我非常认同，这次在平潭考古，单单清洗陶片、石器与贝壳类的遗物就有几千件，还要分类、列表、记录，这就是我们考古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了解古代先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方式，从而揭示我们的出身、文化认同、民族形成与根源。”老范说。

都说考古是探索文明的一盏灯，考古者就是持灯的人。老范说，愿意一辈子做那个手执考古铲的持灯人。

